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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

万万没想到，再次与鲁王城相会，
却被一场猝不及防的雨夹雪弄的略显
狼狈。鲁王城遗址位于克什克腾旗达
日罕乌拉苏木多若诺日嘎查白音门德
独贵龙，是元代弘吉剌部建的城郭，著
名的草原城池之一。玉带似的耗来河
自城南潺潺流过，注入两公里外的达
里诺尔湖。这里是一处美丽富饶的草
原牧场，夏日碧波荡漾，草色青青，牛
羊成群。依山面湖的古城遗址，幽静
而神秘。欧式草原美景，又有厚重的
蒙元文化加持，让这里成为了闻名遐
迩的旅游胜地，每年黄金旅游季，慕名
而来的游客就会自四面八方纷至沓
来。

蒙元时期，应昌路拥有极其重要
的军事作用。鲁王城与大宁路、全宁
路同为塞北三大历史名城。公元1270
年，弘吉剌部的领主孛思乎儿斡罗陈
与囊家真公主奏请世祖忽必烈皇帝，
在他们封地的达儿海子（今达里诺尔
湖）建城居住。城池竣工后，取“顺应
昌盛”之意赐名“应昌府”，后升为“应
昌路”，成为弘吉剌部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城内建有众多佛寺庙宇。应
昌城建立后，至少有五位领主封为鲁
王，因此应昌城又称为鲁王城。公元
1370年，该城毁于明朝农民起义。

古城遗址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
650米，城墙尚存，是内蒙古自治区元
代古城遗址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雨雪
中，一座座楼台亭阁遗迹更显悲凉，蜿
蜒曲折的残墙断垣高低错落。那些残
破的石碑、地基承载着弘吉剌部昔日
的辉煌。如今，当地牧民用青砖围砌，
已经把古城遗址保护起来。多若诺日
人懂得历史文化是绚丽的瑰宝，既要
保护又要传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
历史重现光芒。人们在唏嘘兴衰荣辱
的同时，也感叹草原人民学习历史，利
用现有资源，与时俱进发展旅游的经
济头脑。

鲁王城的食邑是孔子之乡山东，
历代鲁王及王妃极其注重儒学的传承
与教育。他们开设儒学馆，学习优秀
的汉文化，并且聘请儒学大家开堂授
课。自那时起，马背民族下得马来，学
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传统。

在鲁王城遗址的斜对面，一座普
通的院子并不起眼，然而这却是自治
区最后一所“马背小学”。达日罕小学
白音门德教学点始建于1937年，是目
前全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级民族小
学。

八十多年前的多若诺日，阳光正
好。白云如水拓般在蓝天中留下自己
的印记，绿草凄凄中，一匹骏马自远方
飞驰而来。马背上精壮的汉子身后背
着块木板格外引人注目，他便是乌兰

夫的同学，革命青年汪瀛州。蒙古包
里，几个孩子聚集在一起，正眼巴巴地
等着他们老师的到来。这些孩子有的
来自相对较远的蒙古包，有的是附近
牧民的娃娃。他们的老师汪瀛州毕业
于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投
入地下工作，在林西被日军通缉后，他
辗转来到克什克腾旗西部达日罕地区
隐蔽起来。此间，他建立了这所小学
并亲自任教，教学之余还经常向当地
牧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
想。这所拥有红色基因的小学就是现
在的“白音门德马背小学”的前身。

马背小学是基于草原游牧生活特
点和原有的私塾基础上，自然形成的
独具特色的流动教学模式。然而，随
着牧民逐渐定居，马背小学由全年巡
回教学变成集中教学和巡回教学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1978年，苏木、嘎查逐
步实现固定的学校和教室，“马背小
学”被全日制教学模式所替代。2001
年合校并学的时候，白音门德小学在
草原深处留了下来。

当我虔诚地走进这所拥有红色血
统的嘎查学校时，雨雪的势头越加猛
烈，想着历届教职员工们风里来雨里
去，奔波在蒙古包之间，只为孩子们能
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敬佩之情油然而
生。校长轻轻推开一间教室的门，一
名年轻的男老师正在认真讲课，对面
两名学生坐的笔直，听的一丝不苟。

“这是三年级，也是我们学校最小
的班级，只有两名学生。现在的白音
门德小学仍然保留着马背学校的传
统，家访和教学融为一体的特色教
学。有教职工15名，56名学生分六个
年级，最多的一个班也才十几个学生”
校长笑着说。

“别看这个学校学生少，但却是不
可或缺的。一是方便了孩子们就近上
学，二是对历史的发扬和缅怀。”一直
陪同我们的嘎查副嘎查达达来说。别
看达来年轻，但他却是一位熟读历史，
爱好写作的知识型干部，说起多若诺
日嘎查的历史人文与发展，头头是道。

“多若诺日嘎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不但是闻名遐迩的草原名城，更是革
命老区。1947年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

‘亮子河战役’，内蒙古骑兵四旅36团
还在这里剿过匪。”达来饱含敬意地为
我们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而此时我
们正站在一家饭店门口，老板是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

大量游客的涌入，为当地牧民带
来了商机。头脑灵活的牧民抓住机遇
做起了饭店、旅店生意；同时还会售卖
当地的奶制品、肉食和草原特产。雨
雪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单薄的外
衣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饭店老板额

日德热情的把我们拉到店里，一大碗
奶茶下肚，瑟瑟发抖的身子才有了些
许暖意。不一会，一阵香味传来，额日
德端来了一大盘包子，两碟小菜，抱歉
地说：“今天不巧，停电了，别的做不
了，只能请你们吃点蒙古包子御御寒
了。”

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满口的
汤汁，鲜香浓郁，肉质软嫩爽口。我一
连吃了三个才放下筷子。吃食虽然简
单，我却深切体会到了草原人民的热
情。额日德这家饭店以家常菜为主，
没有客房，但她却同时经营着一家商
店、美团优选和邮政快递。据说多若
诺日还有一家商店，但饭店就仅此一
家了。

“我们嘎查的人只要在美团优选
前一天网上下单，第二天货品就能送
到牧民手中。邮政快递更不用说，快
捷方便，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牧民。”额
日德脸蛋红扑扑的，身板结实，虽然她
说的蒙语我听不懂，但不影响我对她
热情开朗性格的认知。这位有着多年
饭店商店运营经验的大姐，每年旅游
旺季都是她最开心最忙碌的时候。她
每天乐呵呵地迎接着天南地北的游
客，并且给予他们回家般的温暖和关
爱。别看她的店规模不大，但却是多
若诺日连通外界的纽带。

“我们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和
贡格尔草原交界处，自古以来都是以
畜牧业为主。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
助推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未来，我们将以高质量的畜牧业
为主，再结合旅游观光为发展主线，实
现牧民更大的增产增收”。听着达来
的介绍，我的目光却被积雪下探出头
来的嫩绿草尖吸引。这里的人和小草
一样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再过几日，绿野成荫，百花绽放的
盛夏就会来临。到那时，人们捧着香
浓的奶茶、手把肉、蒙古果子迎接远道
而来的客人。

“东城无树起西风，百折河流绕塞
通。河上驱车应昌府，月明偏照鲁王
宫。”如今，杨允孚笔下的“鲁王宫”早
已风光不再，多若诺日已迎来振兴时
代的盛世辉煌。

多若诺日嘎查简介：多若诺日嘎查位
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西北部，距达日罕乌拉
苏木所在地28公里，全境地处浑善达克沙
地和贡格尔草原交接处，6个独贵龙（村民
小组），总面积40万亩。户籍人口400户
956人，常驻人户228户846人。 2021年
末嘎查人均收入15000元，集体经济收入
累计11.1万元。

散文

秘 境 寻 踪

从经棚镇出发，驾车沿经乌线向
南行驶二十多分钟，便可看到萨仁沟
村的路牌，按路牌指示，车子右拐上
一条水泥路，水泥路从一片茵茵草地
中间穿过，时不时有巨大的树木映入
眼帘，不论是杨树、榆树，皆是枝繁叶
茂。再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绿色
是从山上跑到了山下，草地的绿和树
木的绿，深浅不一，又绿得各有风采，
各有姿态。这时，你早已驶入了萨仁
沟。

绵延二十公里长的萨仁沟，究竟
是因沟里最早的开创者叫萨仁得名，
还是因这条沟形如弯弯的月亮得名
已不可知，而由九个村民组组成的萨
仁沟村在地图上的外形却是恰如一
轮弯月。这轮弯月的当家人就是村
党支部书记方明，近两年，每到八月
份玉米粒开始变硬的时候，便没有一
夜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囫囵觉，直到
玉米收割完毕，他才长长地松口气。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个五十多岁的
硬汉子忧心忡忡呢？

这话说来就长了。
早在三十年前，萨仁沟村村前村

后，有名的没名的山上，沟里沟外，都
还生长着白桦树、榆树、山丁子树、山
杨树、梨树、黄榆树等天然林木，杏
树、映山红、臻柴、刺溜等灌木也生长
得茂茂盛盛，林间还生长着大量的野
菜和中药材，这些野菜和中药材一度
成为村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但随
着畜牧业的蓬勃发展，萨仁沟村的生
态环境却陷入了恶化中。

痛定思痛，2012 年到 2015 年，连
着三年，萨仁沟村退还了4570.5亩耕
地给林地，退耕还林之后，萨仁沟村
的耕地面积只剩下了5400亩，而旱地
就占了 5200 亩，水浇地只有 200 亩。
耕地少了，但村民们还得依赖这些土
地上的产物来饲养牲畜，传统的以农
养牧的生产方式仍然得继续下去，那
些生长中的玉米在村民的眼里就和
孩子一样宝贝了。

其实早在退耕还林之前，萨仁沟
村的村民就已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
要性了，他们在前山后山上大力人工
造林，才有了今天成片成片的杨树、
落叶松、樟子松、云杉。随着退耕还
林和禁牧的展开，山林和草场得到了
休养生息，萨仁沟村的生态渐渐好
转。村民们发现原来销声匿迹的一
些野生动物又回到了山林里，小的如
野鸡、嘎嘎鸡、沙棘子、斗鸡、野兔、狐
狸，大的如狍子、野猪，至于鸟类，光
从那叫声不一中就能听得出其种类
的繁多，多得连老一辈人也叫不全它
们的名字了。这些野生动物的回归
无异于向村民们宣示，绿水青山不再
是远去的记忆了。有了青山和绿水，

还愁没有好的生活吗？抱着这样朴
素的念头，村民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劲
头更足了。

然而生态环境的好转，既给村民
们带来了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
也给村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扰，
野猪下山了。

野猪一向喜欢居住在幽静的高
山密林中，它的食物很杂，食量也很
大，从树枝到鸟蛋，到腐烂的植物根
茎，昼伏夜行，很少下山。也许是八
月的青玉米散发的清香飘得太远，才
让这个嗅觉特别灵敏的家伙决定到
山下走一趟。总之，野猪下山了，一
夜之间，大约 10 亩玉米地遭到了毁
坏。

站在被野猪糟蹋过的玉米地里，
村民们心里直滴血。野猪啃玉米，并
不是完完整整啃完一根再啃下一根，
它是胡啃，一根玉米棒子啃不了几口
就丢下，再去啃下一个。10 亩玉米
地，每亩按 800 斤产量来算，就是 4
吨，这4吨玉米的消失，意味着一个两
口之家一年近乎颗粒无收，将不得不
拿出大笔的钱来外购牲畜饲料，无疑
给原本生活就不富裕的日子雪上加
霜。况且，以野猪的习性，它认准了
一块地方，就会不停地来祸害，直到
把这块地里的庄稼都祸害完才罢休。

怎么办呢？任由野猪这么胡作
非为肯定不行。捕杀野猪？野猪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违法的事村民们
连想都不敢想。村民们的想法很简
单，不想捕它也不想杀死它，只要把
它赶跑了就行。咋个赶法？

首先是夜里有人开始去玉米地
里巡夜了。就比如方明，自从发生野
猪进地的事，他几乎每晚都要去玉米
地里转转，一宿去三回，等到看天快
亮了，野猪也应该不会再下山了，他
才能回家补个觉。

人光去地里转也没用，野猪的攻
击力很强，村民既不能激起它的野
性，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干坏事，正
所谓投鼠忌器。有一次人们围住一
头公野猪呐喊吓唬，可能是人们喊得
凶了，给野猪吓得狠了，野猪一个纵
身，想从一位村民身旁蹿出去，那位
村民总算躲闪得及时，没和野猪迎面
遇上，可还是被野猪的獠牙给扫到了
小腿，顿时鲜血直流，皮肉翻开。

再以后，村里人就不敢靠野猪太
近了。人喊不行，敲锣打鼓呢，效果
也不大，有人想出个主意，把音响放
到地头，看野猪出来了就放音响，野
猪没听过这个，兴许就能吓跑了。别
说，开始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广场舞
曲一响，果然把野猪吓得够呛，扭头

就逃回了山林。村民们终于松了一
口气。然而没多久野猪就发现，这个
发出吓人动静的东西是个死物，实在
是不足为惧。于是，它又大摇大摆着
下山了。被先前胜利冲昏头脑的村
民此刻已经回家，只有音响还在地
头。野猪对音响没有兴趣，径直进了
玉米地大吃特吃起来，吃到高兴处，
竟然还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起身子
来。睡了一觉的村民终还是心里不
踏实，叫起了同伴，一起到了玉米
地。这一看不要紧，几个人面面相
觑，广场舞不知换了几支曲子了，而
野猪正随着曲子在地里撒着欢，那腰
身一扭一扭的，别说，和舞曲的节奏
还挺合拍。于是，大快朵颐后的野猪
就在几个人的目瞪口呆之下，迈着心
满意足的步伐走了。

放音响的法子不行，村民们又想
出一个办法。巡夜的人远远看到野
猪向玉米地奔来，就在地头点燃鞭炮
烟花，一时间火光、巨响、浓浓的硝
烟，地头成了战场。别说这招还真好
使，野猪终于吓得回去了。不过，体
格壮硕的野猪脑子可不笨，它暂时地
缩回山林，不过是等待时机。过了一
会儿，地头没有动静了，它又试试探
探地向玉米地靠近，结果又被死守玉
米地的村民发现了，于是，又一轮的
鞭炮烟花被点燃，夜空再次变成白
昼，野猪再次逃窜。如是者三次，天
渐渐露出了亮色，野猪终于死了偷袭
玉米的心，回到了山林的深处。持续
一夜的玉米地保卫战终于结束了。
但野猪的贼心不死，村民们保卫玉米
地的战斗就不能停止。夜夜的鞭炮
声和烟花四起，村民们说，萨仁沟那
段时间每到晚上都和过年一样热闹。

但这样的热闹显然不是村民们
愿意看到的，可是在生态保护面前，
萨仁沟村的村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
场和野猪不对等的战争。也许用不
了多久，当山上的植被进一步恢复，
山里能给野猪提供的食物也就会越
来越多，到那时，村民们就可以不用
这么辛苦而又无奈了。

方明坚信，随着全面禁牧工作的
推进，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萨仁沟简介：萨仁沟村位于芝瑞镇西
北部，距经棚镇37公里，全村总面积为8.9
万亩，其中耕地5400亩，林地面积12970
亩，草牧场面积52884亩。辖天合成组、
西沟组、白台子组、黄土梁子组、广太永
组、同太号组、达子营组、坤龙号组、苗营
子组九个村民组，村部所在地是天合成
组。户藉人口 426户 928 人，常住人口
131 户 291 人。 2021 年人均纯收入
1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万元。

散文

喜悦中的烦恼
■吴国丽

今年的寒气老赖着不走，立夏好几
天了人们还中午脱早晚穿。种地间隙
有个采访任务，临行前听了朋友的话，
只差没穿棉袄棉裤了。到克旗经棚正
值晌午却也没感到热。经棚到达来诺
日镇车行四十分钟，透过玻璃看已经进
入纯纯的草原了。这里正是我要来的，
而且也正是现在。我向往草原，钟爱草
原。我的草原情结根深蒂固是受儿时
读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影响，对草原
的冬天特别是对狂风暴雪中的草原有
了抹不掉的印象。在我的生涯中，也曾
几次邂逅草原，但那都是夏季，这并不
能满足我，我更想体会一下草原的冬
天，因为冬天离龙梅玉荣的暴风雪会近
些。这次来还真真地让我体会了一
把。草原的天很大所以看起来很低，这
天头晌太阳还捉迷藏似的露了几次脸，
可一会就阴了，云彩似乎擦头皮了，接
着大雪片来了。那可不是“鹅毛”，砸下
来带着响动：“啪啪啪……”拍打着车
窗、抽你的脸。我心里感叹，草原你终
于馈赠我了！

可这天我祈愿已久的内心慰藉却
一闪即逝，因为我透过罕达罕嘎查的窗
子，一眼就看到了雪片中的低矮房舍和
整个冬天都被围在栅栏里的牛羊，还有
一垛垛捡拾晾干的牛粪……这里的人
今天咋生活的？我真想知道。

自然会有人告诉你。
下午，我跟着岗更嘎查的党支部书

记好毕斯哈拉其踏着脚下的泥泞和尚
未化尽的雪，推开两道铁栅栏门走进萨
仁花的家。迎接我们的女主人 67 岁，
中矮个儿，身体结实。汉话说得流利，
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她开口就问：

“你要问我什么呢？”好毕斯哈拉其用蒙
语跟她交流，我不懂蒙语，但从他俩的
表情中，我知道书记在介绍我，并且她
很乐意接受我的采访。

我摊开笔记本，笑着告诉她：“您就
回忆下您这么多年当嘎查干部的事
吧。不一定都是成绩，遭受的挫折也可
以讲。”我想，通过老人的话旧，我就走
进了一段牧民史。来时的路上，好毕斯
哈拉其已经大致给我交代：萨仁花前前
后后大概干了快三十年嘎查干部，2015
年从嘎查支部书记的位子退下来。她
退下来好毕斯哈拉其才转的“正”。而
这位现任书记，虽然我还没正式采访
他，却对他颇生好感。这个不善言语的
人很谦虚，却内里藏秀。因为他完全可
以向我介绍嘎查的一切，可他却带我采
访前任。他说这都是前任的“底儿”打
得好。这没法不让我肃然起敬！

坐在萨仁花屋里，好毕斯哈拉其只
是静静地听。好像学生在听老师授
课。一旁沙发上的萨仁花轻言慢语，开
始了漫长的回忆：

那是 1975 年，21 岁的萨仁花在党
旗下庄严宣誓。不久后便当选为大队
党支部副书记，因为当时的大队太缺少
年轻干部了，特别是女干部。1977年她
被调入公社草原站，两年后草原站撤销
了，她便回家养牧放牧。1994年当选嘎
查妇联主任。1997至2003年任嘎查副
嘎查达兼妇联主任。2004年东岗更、西
岗更两个嘎查合并为现在的岗更嘎查，
她以高票当选为嘎查达。2012 年至
2015年任嘎查党支部书记……我们完
全可以这样说，萨仁花把一生中最美好
的岁月献给了她热爱的牧民和草原。

我的心里开始不平静起来。我很
想问问她：您从未想过去草原外边看看
吗，您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诱人？您一
生做出如此选择，难道不觉得亏吗？但
我无法张口，因为她脸上透着骄傲和自
信。我忽然想，她比我精明，也许，她哪
都去过。我没去过的外国她都去过。
但她坚持自己的选择，她无悔！

那是因为，乡亲们的需要和期盼是
她的精神和灵魂支撑。在她的心里，自
己不是自己的，自己是乡亲们的。只要
乡亲们需要，一切都可以奉献。给自己
如此定位了，外面还诱惑得动吗？

乡亲们选她，上一届选她，下一届
还选她，前十年选她后十年还选她，政
绩还用说吗？她不想说。她说她都忘
了。我知道她大都忘了，因为数不清
了。一个真正有成绩的人，是不咋用心
记成绩的。我最后说您咋也得给我举
一两个例子呀，随便一个就行。就像咱
们伸手能端起的这碗奶茶。她被我的
虔诚、风趣所感动，那我就给你说说修
桥吧。

岗更嘎查的村前村后围着两条河，
一条叫托里河，一条就是天下闻名的贡
格尔河。河水滋润了草原牧场，也给牧
民出行带来了不便。尤其是牧民们每
天出去放牧都要过河，河水虽然不是很
深，但河两岸的湿地难跋涉。牧民骑马
都难过，就别说牛羊了，体弱多病的牲
畜有的就深陷里边出不来了。自祖辈
起人们就想过要修一座桥，但修不起
呀。萨仁花进入嘎查班子时就做上了
修桥梦，但那只是梦呀。2004年萨仁花
当选嘎查达，第一件事就是建桥。她几
次跑达里湖管护站求助，人家终于答应
解决水泥桥板，但所需石块需要嘎查自
己想办法。这样萨仁花也感激零涕，一
口应承下来。返回时才感觉头有点大，
几百方石块在这平旷的草原怎么弄啊，
嘎查没有经费！只有动员牧民到远处
的山上寻石头，用勒勒车运到托里河

边。当时那场面，牧
民的劲头，萨仁花说
起来现在仍热泪盈
眶……2012年，萨仁
花又“跑来了”政府

“一事一议”项目，在
贡格尔河也修了一
座桥。两座桥就像
嘎查的门，里边憋着
的东西出去了，外边
新 鲜 的 东 西 进 来
了。采访结束，路过
贡格尔河这座桥时，
还没等我张口好毕
斯哈拉其就把车停
下。我下车静静地
在桥上站了会。然
后把眼光放远，贡格
尔河迤逦蜿蜒，流向
草原明珠达里湖。
达里湖不在视线里，但达里湖早在我心
中闪闪发亮。

车上，我不失时机地询问好毕斯哈
拉其一些事。他的回答总是那样平淡，
是，就像刚才萨仁花的叙述，他们总是
觉得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所以平常，
甚至不值一提。我忽然觉得，这就是牧
区人，这就是牧民。他们的心像蓝天一
样纯净，他们骨子里的平庸是以善良做
底色的。人只要善良，在哪里活都精
彩。

这晚在腾格里塔拉宾馆我久久都
不能入睡，因为我的心还在激动中。如
同饮了一杯浓咖啡。我拉开窗帘，想看
外面是否有月亮？天还在阴着。但我
心里一轮饱满的月亮已经升起……我
忽然想起，萨仁花就是月亮的意思。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萨仁
花，这个现如今已经67岁的老人，一辈
子都没将自己嫁出去。现在她宽敞整
洁的屋里就她一个人，邻居是她的娘家
弟弟全家。

问号写在我的脸上。但有的话我
不便问出，因为涉及个人隐私。我所以
想问，是我固执地认为：如果她不是当
了近三十年的嘎查干部，就会把时间和
心思多留给自己点儿……

岗更嘎查简介：岗更嘎查位于达来诺
日镇西南部。距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55公
里。总面积50万亩，其中草牧场46万亩、
耕地3100亩，有8个独贵龙，户籍人口406
户897人，常驻人口299户712人。嘎查主
导产业为畜牧业，现存栏牛 8867 头，羊
14600只，共有10个家庭牧场和5个专业合
作社。岗更嘎查党支部为“最强党支部”，党
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共有38名党员。嘎查
“两委”班子成员6人，大专以上学历4人，平
均年龄38岁。2021年被评为旗级“先进基
层党组织”、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36万元，嘎
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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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绿草钻出
了小芽，漫甸的树绿
了，阳坡的山杏花，
或粉或红的怒放着，
在初夏的气氛里应
景着节气的装扮，天
气虽然还有些冷，但
布谷鸟催耕的鸣叫
依然。大片的土地
已经耕种下来，不少
田地被地膜覆盖起
来，在春风的吹动
下，像蠕动的鱼漂，
上下起伏着。晚田
的预留土地上，翻耙
过的田野喧松的冒
着热气。

1
水 泉 村 位 于 土

城子镇西边，曾是老
书声乡的前漫甸，主
要 以 农 业 种 植 为
主。在这里，我们见

到了村委会副主任马爱文，他30多岁的
模样，一副憨厚老实的面容。在村委会
的办事厅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为村民
办理日常业务。

随意浏览一下，村部的墙上贴满各
种责任制及规划图。“草原书屋”图书阅
览室陈列着各种图书，村民们在业余时
间可以借阅，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村部很规整，一侧还有村卫生室，会
议室，整个大院方方正正，干干净净。

沿着村里修的水泥路，我和马爱文
从村部往下走，前面出现一个白墙蓝瓦
的大院落，我问道：“这是什么地方？”马
副主任回答道：“这是幸福互助院，是政
府为改善孤寡老人们的生活而设立的，
这些老人可以彼此之间互相有个照应，
互相串门说说话。”这所大院每户两间
房，大约有二十几户。

一个窗前养着几盆花的屋子吸引了
我，我笑着对马爱文说，一般养花的人都
是热爱生活的人，咱到这家去看一看。
敲敲门，一个老妇人把门打开了，把我们
让进屋里，随意观察了一下，一铺小炕，
一个小厨房，边上安着一个水暖小锅
炉。窗前摆放着几盆花，花儿开放着，给
室内增添了喜气和乐趣。炕上坐着另一
个老妇人，是幸福院里的邻居，老姐俩都
八十多岁了，身体看上去还很硬朗，都能
自理。我随口问了一下，每月生活费得
多少钱，够用吗？马爱文旁边说道大约
几百块钱，老妇人接过话，“够用了，有时
孩子们也给买点东西，接济接济。现在
生活好多了。政府给盖的房，暖和着
呢。”

听着老人们发自内心的道白，我的
心震动了，因为这些从贫穷走过来的人，
对待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她们懂感恩，
也知足，何况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

2
水泉有个二泉山，这里有个传奇故

事和一个传奇人物——闫平。
六十年代，曾经当过区小队队员的

闫平，看到光秃秃的山，荒凉凉的岭。闫
平心里很难受，他决心让山绿起来，让岭
活起来，于是他专门到赤峰林研所学习
种植树木，当年在林研所的老人都知道
这个从克旗来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魁
梧的身体。十分勤奋，天天磨在科研所
专家的身边，问这问那，挖树坑，嫁接，植
苗种树样样抢在前，不怕脏不怕累。所
里的专家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
把一些技术经验传授给了他。并把一些
形象工程交给他去干。当年的盟公署大
院、宾馆等地的树都是闫平栽下的，香
柏，丁香，紫罗兰，现在还在这些地方能
找到当年的痕迹。

闫平学成回来了，他回到水泉，大队
让他去林场，他二话没说，卷起行李就住
进了只有几间草屋的水泉大队林场。条
件简陋，刮起大风来，抽在身上，刮骨般
的难受。山坡上，挖出了一个个树坑，闫
平根据漫甸的特性，黄土植榆树，贫土种
松树，低洼种杨树。几年功夫，山坡有了
绿色。这时闫平参观了一个大泉山林场
有了触动，回来就把自己所在的林场改
名二泉山，并用石块在山半腰垒成大字，
至今我们还能看到。闫平决心把二泉水
变成花果山，于是开始种沙果，海棠果，
葡萄，渐渐地，二泉山被绿荫覆盖，被果
香弥漫。水泉村树木多了起来，有了林
网。后来闫平又被书声公社邀请到大黑
山果园又建设出了一处花果园，受聘书
声农中讲授植树造林技术，在当时的书
声乡成为佳话。

3
在水泉村的水泥街道上马爱文如

数家珍地指点着一处处的砖瓦结构房
屋，报着对我来说陌生的名字，讲着这些
年农村的发展变化，让我的目光有点目
不暇顾，忽然他讲到了文涛家庭农场，引
发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新事物。

文涛家庭农场是村里申请的专项
扶贫款一百万投资的，做为支持项目，帮
助文涛成立了农场。文涛家庭农场是以
合作社方式成立的，购买了各种大型农
机具，承包大量土地，对周边村民们耕种
收割除草施肥实行社会化服务，减轻了
农业的沉重负担，对抢种抢收大有益
处。因此，现在农村家里有老人就能应
付了农事。再也不像过去为种地收割发
愁了，几十亩地播种一两个小时就能完
成。家里腾出的劳力可以外出打工，赚
些外快。文涛家庭农场每年还为村里带
来八万块钱的集体经济收入。

4
山谷中，一栋新建的民房孤立于两

座大山之间的坡地上，凸显着主人的个
性，房后陡峭的山脊上，羊群悠闲地觅
食。面庞瘦削的李强开门把我们迎进了

还算宽敞的客厅。
说起羊倌和诗人的角色反差，都觉

得有点风马牛不相极。李强笑着说，其
实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放羊是生活
的方式，作诗是心灵的拷问，并不矛盾。
李强年轻时就迷恋上了诗歌。一草一木
在他眼中都是诗的意向。后来由于孤傲
的性格，卓尔不群的他放弃了许多人眼
里非常难得的学习工作机会。回到故
乡，他承包了村里的林场荒山，因为他家
就在山里住。从此山为邻，羊做伴。

成为羊倌对他来说是支撑生活的
手段。他靠放羊的收入养活自己、养活
家人，而放羊也让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属
于自己的天地。在这个远离世俗的山沟
里，可以得到心灵的安静。

对于诗歌，李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
解。他说，诗人大多都背负着以往沉重
的历史和不堪回首的痛苦，他们无法放
下这一切，如果在笔端宣泄出来，那就是
诗。所以写诗绝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

以前，他是一个极其孤独的人，直到
娶了达里湖畔的蒙古族姑娘为妻生下一
女，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父亲，有了抚
养、照顾女儿的责任。就是这责任感让
他走出了原来只属于自我的天地。

诗使李强更多地融入了社会，也有
了更多的朋友。近年来，也常常有文友
们驱车前来，享受山谷赐予的幽静闲适，
或谈诗论道、或举杯成欢。李强创作的
诗也走出了大山，开始见诸各种报刊，并
得到各地诗友们的好评。曾在赤峰工作
过的著名军旅诗人赵郭明评价李强的诗
歌，称赞他的诗品格高，不媚俗，气韵内
敛，有诗的味道，而且诗歌质感丰富，耐
人寻味。对羊倌诗人李强，《百柳》文学
期刊做过专题介绍，《红山晚报》《赤峰日
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媒体也先后作
过专题报道。

李强一边放羊，一边守护着山场，几
年下来，植被得到了恢复，李强的生活也
有了转机，村里没有忘记在大山里的他，
给他申请了盖房政府补贴，让他终于有
了自己的新居。

晚霞映照着天际，我们一行离开水
泉村。大风车在高高的山岗上有节奏地
旋转着，绿荫环绕的一个个村落升起袅
袅炊烟……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
柔。”水泉虽小，汇聚成了汪洋大海。水
泉村的变化是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让
我们看到了新农村的新气象。

水泉村简介：水泉村位于土城子镇政府
西南部，比邻土官线，距离土城子镇人民政府
35公里。全村总面积8.3万亩，其中：耕地面
积2.46万亩，草牧场面积2.25万亩，林地面
积2.88万亩（退耕还林0.60万亩）。村集体
耕地面积235亩。主要种植小麦，青稞，及杂
粮等作物。全村划分村民组14个，辖区总户
籍数989户2145人，其中，常住户348户757
人。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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